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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年 !月，王全安与女演员张雨绮的恋情公
开，随即就传出两人注册完婚的消息。去年，王全

安选定张雨绮出演《白鹿原》的女
主角田小娥，而正是这部电影，成
为了两人的月老红娘。“我相当坦
白地说，张雨绮最吸引我的，首先
是她的样子———美丽、动人，击中
所有男性的软肋。然后，是她的品
质。她的周围自然围绕了许多有
钱人，但她很单纯。刚一开始接触
时，我还不太相信。觉得怎么可
能？但实际是，她的品性就是非常
单纯和纯粹。她的身体里藏着山
东大汉的忠义、肝胆相照。我感觉
我们俩能走到一块是非常幸运

的。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喜爱对方是非常自然
的事，一点儿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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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王全安，首先是因为
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爆
发力———当然，这当中有他与
生俱来的电影才情；喜欢王全

安，还因为他超然于世的生活
态度：对名利不追逐、不屈服，
名 和 利 却 最 终 纷 纷 找 上
他———当然，这也许同样是因

为他的电影才情。从这个角度
上看，他的人生轨迹可能常人
难以效仿———因为，他从来都
是电影界的一个惊才异数。

! ! !经历大幅删减、档期屡次推迟，今年 "月，王全
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终于在国内影院公映。
但随之而来的，是影片内外的各种巨大争议。然而
面对这些，王全安说，他内心反而平静、坦然了。“我
也看到一些大家的反应，各种说法都有它的道理。
以前，我以为中国观众对中国电影不关心，但现在，
我倒觉得大家挺关心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说法、阐
述，都要把自己摆进去。我不想给现在的公映版打
分，因为电影是门遗憾的艺术，电影本身有删节，呈
现的东西可能跳跃、不完整。从个人作品来说，它带
来的损伤我其实心里很清楚，但我不就此进行太多
辩解。唯一能说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这个环境
里，这个作品从不让拍，到能拍，再到拍出来，它就
是我想做的。尽管有损伤，但能够公映，这就是一个
进步，就是胜利。我尽了最大努力。”

! ! !王全安 #"$%年出生于延安，他的父亲曾是延
安党校校长。他自幼喜欢绘画，并梦想长大以此为
终身职业。但 #"&&年，接受父母安排，他离开学校
到歌舞团当起了一名舞蹈演员。而正是这段从舞
经历，阴差阳错地点燃了他的电影梦。
其实王全安想拍电影，源于一件非常具体的

事情。当时他在法国演出，跟一个法国姑娘谈恋爱
了。“她带我去了电影《老枪》真实的发生地。那是
一个下午，欧洲的阳光很明亮，她谈起电影时的那
种眉飞色舞，令我很有触动。刹那间我就觉得，导
演和舞蹈演员是两个档次的职业，电影可以对一
个人影响那么深远，就觉得这一生应该去拍电影。
于是我们就马上付诸行动，她帮我联系里昂电影
学院，进展很顺利。可等到就要去的时候，我忽然
想到一个问题———将来拍什么？你肯定变不成法
国人，拍不过法国人。中国变化那么快，几年后我
再回国，就彻底断线了。”
于是王全安决定，还是回国报考北京电影学

院。“但当时已经在歌舞团工作那么久了，人家培
养了你，你却去考电影学院，团里肯定不允许。于
是我为了考北京电影学院，和原来的工作单位动
用了各种迂回战术。我首先报考北京舞蹈学院，考
上了。然后又拿着舞蹈学院的通知书，又去考电影
学院。因为当时报考需要单位介绍信，所以我就在
街上找个刻章的老头伪造了一个。考取北电表演系
后，我还必须从原单位调出自己的档案。我就想，应
该怎么办才好？正巧，一天黄昏我经过档案室，发现
门开着，没有人。而办公室桌上，刚好摆着我的档
案，我就顺手拿走带到电影学院了。当时电影学院
问我，档案怎么会被我自己带来了？我就说，因为
单位非常信任我，呵呵。”
然而入校一年后，王全安对北京电影学院的

环境，却深感失望。“我几乎把所有老师都气哭了，
其实是要表达不满———干嘛非要把简单的东西，
讲得那么大费周折？第二年，排练演出片段，可我
总觉得不过瘾，就自己编了一段儿，还骗老师说是
小说片段，名叫《通风的小屋》。每演一次，同学们
都哭成一片，因为它更能触动同龄人，后来甚至成
了学校的演出剧目。我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有力
量，此后一发不可收，我们班的同学作业大都是我
编的。后来我就自己给自己上课，上艺术史课、上
导演课，旷掉很多本专业的规定课。每学期我都预
先计算好能旷课的次数，不至于被开除，但要被记
大过。所以我每学期都会挨处分，每次去签字，别
人都哭成一片，就我高兴。”

! ! !随后，王全安又拍摄了电影《惊蛰》和《图雅
的婚事》。而仅仅作为王全安的第三部作品———
《图雅的婚事》就斩获了第 %&届柏林电影节最佳
影片“金熊奖”。此前，只有张艺谋、谢飞和李安三
位中国影人享受过这一国际电影节的殊荣。此后
十几年间，虽然中国电影一直想再度亲近柏林电
影节，却始终与最高奖项无缘，直到 '((& 年，王
全安又把它带回来了。

在那年的颁奖礼上，当王全安走上领奖台的
那一刻，全世界影人都记住了这位幽默的中国导
演。当时他说：“我太激动，在来的时候，以致我怎
么都找不到这套衣服的裤子。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了，如果裤子找不着了，就是有金熊给你了，这是
好运的象征。”

而事实上，王全安在台下等待奖项公布时的
焦灼，远没有他在领奖台上那般放松。“我感觉如
果要得奖的话，肯定应该是女演员奖项。但是发
奖过程太有悬念了，最佳女演员没有了，就剩一
个金熊，还有其他几个很小的安慰性奖项。我当
时想，如果给《图雅的婚事》一个安慰奖，就不如
不得了。拿那么个奖回来，怎么和国人交代呀。结
果当柏林电影节主席宣布金熊奖时，我确实非常
震惊！我知道这里面除了对这个电影本身有一种
褒奖外，恐怕还是对一种趋势，包括对一种方向
的肯定。当时柏林电影节的主席也告诉我，这个
奖给我，也许可以让别的中国导演有所触动，以
后更多地热爱电影就可以了。”

而时隔 !年之后，王全安再度携电影《团圆》
出征 '()(年的柏林，并最终斩获第 $(届柏林国
际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一金一银的记录，让王
全安成为中国影人中仅次于李安的“擒熊猎手”。

! ! ! ! *""*年，王全安从北
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没有
选择留在北京，而是回到
了老家陕西，到西安电影制
片厂写起了剧本。“大多数
想搞电影的都混在北京，但
我想回西影厂写剧本。因为
西安能够容忍闲人，但是在
北京就好像非要干点儿什么
似的。期间我把该看的书重
新通读一遍，一直写到第 *+

个剧本，%年就过去了。中间
也有拍戏的机会，但是都没
弄成，因为不是我想要的电
影。后来，西安电影制片厂改
制了，不发工资了，你还得交
劳务费，生活无以为继。”

王全安说，记得那时
候，他把西影厂门口的饭
馆都欠遍了，出去都得乔
装打扮。“后来厂里也组织
过年轻人拍电影，但我一
看还不是自己想要的，我
就想自己拍。刚好半年前
在北京的一个酒会上，我
认识了一个哥们儿，我俩
都不爱往人堆里钻，就站
在门口抽烟、瞎聊。他问我
拍电影能挣钱吗？我说没
戏。他又问我，那拍一个好
电影有没有可能？我说这
还有点儿戏。他说那好，想
拍电影你就来找我。半年
后我找到他，弄了几个故
事，其中一个就是《月蚀》。
这哥们儿 *, 天后就把 %

万块钱剧本费打过来了，
在当时算很高了。当时我
说，你给我 +((来万，《月

蚀》就能拍了。他说你要
+((万，我就给你 $((万，
最后我说那就 !%( 万吧，
再多也就不对劲了。就这
样，我拍了自己的第一部
戏。所以我老说自己是个
落网分子，游离在人群之
外。毕业时，同学们都拿着
本子到处找投资，几年下
来千疮百孔，搞得很沧桑。
我从没想过那么做，我觉
得永远有人拿钱拍电影，
问题在于你是否独特。真
够好，钱自然会找你。”
于是这次，王全安终于

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年，《月蚀》获得广泛关注，
先后参加二十多个国际电
影节，并获得多个重要奖
项。这部电影迥异于中国
电影以往的叙事风格，其
独特的电影语言带给中国
电影界极大震撼，成为中
国新电影运动的标志性影
片，至今仍被诸多影迷奉为
惊才异数。

之于《白鹿原》
它能公映，就是进步和胜利

之于青春
“离经叛道”成就的电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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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电影
蛰伏数载，却仍被上天垂爱

之于金熊
十几年后，他把它又带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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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安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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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张雨绮
走到一起，是幸运也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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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安与张雨绮合影


